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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岭
伏击战之轶事

□翁盈昌 吴以龙

岁月如歌，往事如烟，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时期，塔岭下曾打过两次伏击
战，其中1948年1月，击毙国民党地方
顽匪王雪瑜的战斗，可称得上舟山游击
史上的经典之战。

2022年4月20日，笔者再次重游塔
岭下这块红色土地，尤其是通过对当地
目睹过这场战斗的老年人的走访，又有
许多令人意外的收获。

我们在塔岭下秀竹庵公交站下车，
往北行走大约150米，就来到了一块白
色大理石材质的舟山市革命遗址纪念
碑“塔岭战斗遗址”前，石碑在春日阳光
的照耀下，金色的大字熠熠生辉。在纪
念碑的左侧，鼎梁尖山峰南，隔着一个
小山包，有一个山岙花岭湾。整个山岙
成口袋型，座西朝东，今天要说的塔岭
伏击战就发生在这个小山岙里。

1947年下半年，中共华中海上工委
决定，将镇海收编的抗日反蒋的徐小玉
部队，编入浙东第四自卫纵队，并由徐
小玉同志担任纵队长。同年10月纵队
更名为舟山群岛游击支队（简称“舟
支”）。1948年后，这支队伍又与多支反
蒋武装合并，更名为东海游击总队，以
游击战的形式打击敌人。

1947年5月“舟支”所部梁阿岳分
队，在沈家门马峙门港，遭国民党定海
东区自卫队围杀，43人无一生还。痛失
手足，让“舟支”忍无可忍，义愤填膺。
1948年1月9日一天，“舟支”在塘头冷
水坑宿营时获得情报，得知王雪瑜要到
刚建立不久的螺门警察队巡查，布置剿
灭我游击队的消息。获此消息，令游击
队战士们兴奋不已。毒蛇终于出洞了，
这是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的难得机
会。担任这次伏击战的指挥员就是舟
山群岛游击支队的支队长徐小玉。顽
匪王雪瑜，定海县保警三中队中队长，
兼沈家门军警联防主任，是定海反动武
装中的一支主力，全部美式装备，他盘
踞在沈家门俨然像一个土皇帝，为非作
歹，无恶不作，是残害人民的东海三只
恶狼之一。

俗话说，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
技巧。渔民出身的指挥员徐司令，生在
展茅，长在塘头，在1946～1947年期间，

长时间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对这里
的情况非常熟悉，认为塔岭是打伏击战
的好地方。徐小玉熟读兵书足智多谋，
认为打仗靠的是“天时地理人和”。这
里有绝好的地理优势，选择塔岭下花岭
湾打伏击有三大好处，首先，花岭湾是
从塔岭下来三个“之”字形弯道的最后
一个弯道，呈口袋型，隐蔽性好；其次，
撤离方便，翻过花岭湾岗隔壁就是赵家
岙村；最后，塔岭距离沈家门二十华里，
距离螺门十华里，距离定海更远，战斗
打响后敌人接应困难。

所谓人和优势，这里的敌伪组织相
对薄弱，并且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老百
姓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倾向游击
队。塔岭下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抗日战
争时期这一带是定海东区警察大队（共
产党领导）积极开展抗日活动的地方，
这里还出过革命烈士吴由台、吴瑞成和
把四个子女往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抗日
母亲吴杏娥；1940年东区警察大队还曾
在这里打过一次伏击战，成功地歼灭汉
奸林章财。1948年1月9日晚上，王雪
瑜等人到达螺门后便召集当地的保警
队和乡保长开会，布置工作，准备连夜
赶回沈家门去。王的部下劝说，“中队
长晚上还是不要走为妙，好歹明天白天
再走。”这天晚上王雪瑜便这样留下来
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舟支”30余名
战士在徐小玉、江之铭、何育芳（他们三
人分别是“舟支”的司令、副司令和直属
中队中队副）等的率领下，静悄悄地埋
伏在塔岭花岭弯山脚两侧树丛中。江
之铭、何育芳等10余人守北侧；徐小玉
带警卫班配一挺机枪守西侧；梅耐青、
芦瑞元等守正面。何育芳进入阵地后，
布置战士们埋伏起来。他们在路中间
挖了个洞，洞里伏着3个战士，准备在敌
人到来时，跃出洞口，用冲锋枪和手榴
弹正面进攻，其他的战士伏在树丛里和
石头背后。并派出一个岗哨，以落伞为
号。等了一个上午，时近中午十一时
半，敌人才翻过了山岭而来，等待已久
的游击队，听到指挥员一声令下，倾刻
之间几十支机步枪一齐开火，愤怒的子
弹射向敌人，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一个

一个地被打死，看着匪徒们纷纷倒地，
最后剩下匪首王雪瑜，知道大势已去，
乖乖举枪喊着投降，还没有等他叫第二
声，就被战士们的复仇子弹击毙。

等定海螺门军警赶来，游击队已高
歌离去，消失在莽莽的山林之中。这次
战斗击毙匪首王雪瑜和他的五名卫兵，
还缴获木壳枪六支，美式汤姆逊短枪6
支和6辆自行车等战利品，极大地震慑
了舟山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舟山革命
史册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游击
队有4名战士负伤，其中一名腹部中弹
不治身亡。这位牺牲的战士年仅26岁，
名叫张友全（1922～1948年），展茅张家
村人，自幼父母双亡，与兄弟相依为命，
成年后以做木匠为生。1946年底，为抗
拒国民党抓壮丁，参加了徐小玉领导的
锄奸大队。1947年6月，参加浙东第四
自卫纵队，他参加了一系列的战斗，表
现勇敢。

塔岭伏击战，是一场载入舟山史册
的真实战斗故事，后被写入小说《东海
游击总队》一书。作者王博平系东海游
击总队政治部主任，对于战斗信息，大
部份人是从这本书获得，我们这些老年
人，在青少年时几乎都读过，和许多以
革命为题材写的小说一样，影响过我们
这一代人。因为离村只有几十米，埋伏
时间长达4～5个小时之多，在老百姓眼
里几乎没有隐蔽可言。战斗的硝烟早
已散去，但是这场发生在家门口的战
斗，在百姓脑海仿佛如同昨天，还是那
样的新鲜，那样的震撼，如今讲起来还
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我们走访三个
人，他们之中两个是亲眼目睹的，一个
听他奶奶讲的，个中的细节，没有虚构，
没有旁白，完全是最为真实的一面，这
些战斗轶事实在难得，值得与大家分
享。

故事讲述人吴由华，92岁，曾担任
过塔岭下大队笫一生产队队长。“当年
我18岁，家无田地，家里经济靠给人家
做雇工维持，生活非常困难。这天我挑
担去大展卖柴，近中午时回家，上塔岭
时刚好与保警中队的人同行，一过山岗
他们就骑上自行车飞快地下岭，我走小
路下岭，才过塔岭墩庙一点点，就听到

下面的一声枪响，我就慌忙躲到路边的
茅草丛看究竟，因为从上看到下，看得
很清楚。一听到枪响，只见六个人迅速
弃车，一齐跳入路边，以地坎作为掩体
开枪还击，接着看到三问头方向（花岭
湾对面），距离大概60～70米远的一个
坟头上，埋伏的游击队机枪响了，正好
打到他们的背面，东西两面夹击，王雪
瑜和卫兵纷纷中弹，那天游击队足有三
四十人，分东西两边埋伏，还发起过冲
锋。将近傍晚赶来很多国民党海军警
察等，大概有近百人，游击队早已离开，
他们只好抬着死尸回沈家门。”

故事讲述人吴昌年，81岁，一子一
女，都在城里工作，一个人休闲在家，很
是健谈。“那年我 7岁，早已是记事年
龄。这天屋旁地边走过三个带着枪的
陌生人，个子很高，出于好奇心，小孩子
不怕天高地厚地跟了出去，他们见到我
后就叫我回家，不要出来，我就躲到草
蓬后面去了……我们村的吴松盛，他们
家在花岭湾有一块地，早上去地里干农
活，还没有走到地旁，就被游击队劝回
……战斗结束后我们小孩子还到田边
路上拾子弹壳、手榴弹柄……”

讲述人吴以善，79岁，塔岭下老年
协会会长。“我奶奶，名字张满姐，当年
五十多岁。这天大清早，和往常一样早
早起来，烧火做饭。人刚走到园子，突
然就看到对面山上有走动的人影，这么
早到自家的柴山上干什么，怀疑有人在
偷柴，就到山上看究竟，还没有走近柴
山，有个游击队领导模样的人快速地走
了过来，叫他不要过来，‘阿婆这里有危
险，我们在这里要打坏人。’并对她讲：

‘回去后千万不要向别人讲。’平时游击
队经常在我们村进出，奶奶虽然年纪已
大，但好人坏人分得清，知道其中的利
害关系，回来后的几个小时始终憋在心
里，守口如瓶，只字未吐，战斗结束后总
算舒了一囗气。以上是我多次听到奶
奶讲的。我父亲当年28岁，他曾讲当时
三问头前的一座坟头上架有一支机枪，
与花岭湾形成夹角之势，战斗打响后，
这挺机枪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使敌人
两面受到攻击无法藏身。”

以前听赵家村的郭姓老人讲（具体

名字记不清楚，现已故）：“战斗结束后
游击队翻越花岭湾撤退，经过隔壁的赵
家岙村，其中讲到一名中弹负伤的游击
队战士，说是在收缴战礼品时被还没有
死透的卫兵打中腹部的，抬到赵家岙一
户农民家里进行施救，已经有很长时间
了，

躺在门板上始终血流不止，用银番
饼压也止不住，后来连夜被抬走。”这名
战士就是前面讲到过的张友全。

70余年的风雨兼程，塔岭下也经历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站在高处
瞭望塔岭下村，塔岭已是容颜大变，找
不出过去曾经熟悉样子。塔岭经过多
次降坡，道路平且直，路的两旁还种了
景观树，已成为高等级公路。昔日的大
家想象中的花岭湾“口袋”，不再荒无人
烟，蛇虫出没。现在许多村民在这里建
起了别墅，房屋排列整齐，错落有致，成
为村民们宜居的自然村落。

时间已到正午，这次有意义的寻访
就要结束了，我们驻足纪念碑前，这是
一块凝聚了革命先辈鲜血甚至生命的
纪念碑，这是一块永不褪色的丰碑，在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它永远是一块
激励家乡人民，沿着先辈开劈的革命道
路奋勇前进的丰碑，向先辈致敬！


